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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在昨天
的座谈会上，朱�先生在南

京、外地和海外的家人多次
热泪盈眶。朱�先生的外孙
女卓越是前一天刚从德国
赶到南京的，她起身向在座
人士含泪致谢。会后她对记
者说，“明天，我要去给外
祖父上坟。”

朱�去世时卓越才十
来岁，儿时对外祖父的记忆
更多的是 “一位慈祥的长
者”，长大后才知道，外祖
父还是一位 “勇敢而不凡
的学者”。如今，定居德国
汉堡的卓越不时会收集一

些有关外祖父的报道或研
究文章。在获悉这次座谈会
之后，她还特地驾车到数百
公里外的柏林，将此消息告
诉长眠在那里的外婆……
昨天，她还给记者看了几张
照片，其中一张是她和母亲
在朱�早年德国留学的大

学门前的合影。“明天，我
要带着这些照片，去外祖父
的坟前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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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的名字，不应该被
淡忘。“请记住，保护中华

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文物古
迹，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
天职。”在民进南京市委递
交的一份集体提案中，建议
为朱�先生塑像，并设立朱
�先生纪念室，永远提醒后
人珍视历史文化遗产。

如果要给朱先生这尊
雕塑题词，最合适的称谓是
什么？“文化守护、民族记

忆，关于朱�先生的精神，
我想说这八个字。”南京大
学文学院院长董健教授说，
朱�不仅是城墙的 “守护
神”，更是民族文化的守护

者。“龚自珍说过，要灭一个
民族，先灭它的历史文化记

忆。而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记
忆，是非常危险的。”董健认
为，在今天商品经济发达的时
代，如果没有人守护民族文
化，那么我们将面临丧失民族
记忆的危险。因此，“继承朱
�精神，已不仅仅是一个文物

保护的问题，而是如何守护文
化，保持民族记忆的问题。”
“应称朱�先生为伟大

的爱国者。”江苏省社科院研
究员季士家说，朱�先生的爱
不是空的。爱他生存的城市，
爱这个城市的一草一木、文物

古迹，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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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已是“文革”

前夜，山雨欲来风满楼。集
体嗫嚅、全民失语。

2月3日，南京梅花山。
朱�看见工人施工挖出的
孙权墓下水道砖被丢弃路
旁，便报告了文保会，并写
了 《梅花山孙权墓砖》一

文———尽管他知道此事未
必会被重视。

这一年，他还写了《龙
广山新发现之晋陵》《江乘
古城遗址》《从一篇新发现
的明人故宫记中研究明故
宫的制度建筑》———尽管他

知道这些文章都不会被发
表。11月、12月，朱�还根
据新的考古发现重新绘制
了《南京古迹图》……

其实，他已经被撤职，
只是南京图书馆的一名普
通职工。他之所以做这些，

不如听听朱�自己的心声：
“我们所不能忘情的，还是
民族与社会，我们还愿意尽
自己的一点力量，造福于民
族，造福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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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的故交和学生、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蒋赞初
回忆往事时不胜唏嘘。“60
年前，我在国立中央大学读
书时是朱�先生的学生。
1950年我到南京博物院工
作，又有机会跟朱先生学习，
常常一起到南京近郊调查文

物古迹……“文革”前夕的一
天，我去理发店理发，排队的时

候碰到了朱先生，他又跟我谈
起了考古。朱先生告诉我，明孝
陵曾经在清嘉庆年间被上百人
盗了一个晚上，但第二天一早
被官府发现，没盗成。这是一般
的资料中没有记载的……朱�
先生告诉我这些，是因为他自

己虽然不在考古工作的位子上
了，但希望能对我、对当时的考
古工作有所帮助……”
“多情最是台城柳，犹自

依依恋故人。” 斯人驾鹤西
去，如今的蒋教授也已满头白
发。正所谓 “天若有情天亦

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fghijklm

fn"

“他的行为不亚于战士迎

着炮火冲向战场。”民进南京
市委调宣处处长、南京市统战
理论研究会理事王长才说，朱
�先生正是以一个文化赤子对
历史文化的敬畏，在象征南京
古老文明的明城墙遭遇破坏之
时，无私无畏地挺身而出，这正

是先生留给我们的为捍卫历史
文化而奋不顾身的崇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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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子朱元曙说：“父

亲把南京的文物古迹融入自
己的生命，也把自己的生命融
入南京的文物古迹。只要南京
的文物古迹还在，只要南京的
城墙还在，父亲的生命就还
在，即使这一切都毁弃了，只
要父亲的书还在，父亲的生命

也一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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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朱先生
的很多书仍然是我们南京

文物工作者的工具书。”
原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韩
品峥说，这几年在文物考
证和保护方面又编了不少
书，“但更多还是以朱先
生他们 1930年代的调查

为依据。”
南京出版社项目部主

任、教授卢海鸣一连列出
了文保领域多项由朱�先
生留下的宝贵财富，以及
开创的“第一”。

是他，采用了文献资

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新
方法。可以说，南京地方文
化学者真正地走出了书
斋，到街巷中去，到田野中
去，实际调查，是从朱�先
生开始的。

是他，建立了六朝台

城研究的框架。朱�首次
对有着“千古之谜”的六
朝台城的规模、形制、结
构、位置等进行了全面系
统的研究，其论述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是他，奠定了南京寺庙
研究的基石。朱�先生对历
史上有据可查的226座寺

庙进行了全面研究……
70多年前，当20多岁

的经济学教授朱�背着一
部相机跋山涉水，踏遍古都
南京的土地寻访古迹时，他
可能不会想到，他所留下的

2000余张相片和关于南京
古迹文物的考证文字，是迄
今为止关于这些古迹文物
最为详实的记录。

你说，他不是南京的
“城隍”，又是什么？

“今天，我们站在明
城墙脚下仰望高高的墙
堞，或是站在台城上放眼，
震撼我们心灵的，决不仅
是明城墙的峻拔雄浑，
还有朱�先生不朽的
事迹和精神。”民进
南京市委调宣处处
长王长才说得深
情，却不乏尖
锐：“我们
的城市规

划建设者们，手上有画红线
的那支笔，更要有保护传统

文物和古迹的责任心！”
著名作家叶兆言先生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关于古
迹文物，我们习惯于讲“保
护”，当然我们也应该保
护，但是我们不应该放过那
些破坏文物的人。城墙已屹

立了 600年，如果没人破
坏，根本不会被毁。因此，我
们更应关注的是“破坏”这
个词。

目前，明城墙保护得到
政府重视，却也面临着诸多
问题，例如，本是一个整体
的明城墙，却像被 “切香

肠”一样，分归各个区和部
门管理。中华门段城墙、水
西门遗址公园、东水关遗
址公园等都分属不同的
区。有的地方从利益出发，
擅自将城墙一些地段或景
点进行所谓开发或利用。

“最普遍的现象，就是在城
与河之间建餐厅、游乐场
所或办公用房。”

在今年的南京市政协
全体会议上，民盟南京市委
建议，南京明城墙应统一管
理，避免出现建设性破坏。

“保护好明城墙，是对朱�
先生最好的交代。”
杨 国 庆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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